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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人移民海外的現象似乎有所增加，相關報導亦逐漸於不同媒體湧現，

社會上開始討論是否出現了移民潮。本文將先從數據分析近兩年移居海外的情況，

辨別移民者具有的特徵。其後將嘗試從上一次移民潮的經驗，檢視是次移民現象

的獨特性，分析彼此異同之處。最後將提出社福界以至整體社會在面對移民潮時，

幾個分別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角度。  

 

移民的定義  

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將移民定義為以任

何原因離開其常居地的人，不論是留在國內還是前往海外、暫時性抑或永久性。  

 

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2020 年底香港人口為 742.67 萬，較 2019 年底減少

93,800 人，按年減少了 1.25%。這是香港人口自 2002 年以來首次錄得下跌，

並且是 1961 年有紀錄以來的最大跌幅。此外，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香

港 2020 年及 2021 年在撇除單程證後的淨遷移數目（移出），都顯著上升，在

2021 年淨移出數目更達 7 萬人，雖然移民可以並不是單一造成淨遷出人數上升

的原因，但其他的統計數字，包括保安局「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申請數字，及

永久提取強積金的數字，都顯示近年有更多人打算離開香港移居外地。 

 

表一：撇除單程證移入的淨遷移人數(‘000) 

  撇除單程證移入的淨遷移 

2015   7.0 

2016 - 14.4 

2017 - 13.3 

2018   11.2 

2019   5.2 

2020 - 49.1 

2021 - 69.2 

 



表二：「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申請數字  

 「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申請數字 

2016 21,426 

2017 22,522 

2018 23,524 

2019 33,252 

2020 29,251 

 

移民群體的特徵  

現時暫時並無政府的數據統計移民群體的特徵。比較有系統的調查，是英國政府

於 2021 年對持 BNO 生活於英國的港人進行的調查，根據該研究，持 BNO 居

於英國的人士，大部份（96%）打算長時間或永久移居，超過六成年齡介乎 35 

- 54 歲人士1，九成有伴侶的受訪者與伴侶一起移居英國。六成受訪者最少有一

名子女，當中亦有超過九成是與子女移居英國，受訪者的學歷方面，近七成有大

學學位，職業方面，五成為經理或專業人士，兩成半為輔助專業人士。由此反映，

現時移民的港人較多屬於舉家移民的家庭，而當中的成人較多是中年的高學歷專

業人士。  

 

表三：居於英國的港人持 BNO 簽證人士的特徵 
年齡 比率%  配偶居英狀況 比率%  子女居英狀況 比率% 

18-24 2%  伴侶居於英國 90%  所有子女居於英國 93% 

25-44 51%  伴侶居於海外，但 8%  部份子女居於英國 3% 

45-64 43%  計劃移居英國   沒有子女居於英國 4% 

65+ 4%  伴侶居於海外，並無 2%    

   計劃移居英國     

 
最高學歷 比率%  職業 比率%  預計留英時期 比率% 

學士或以上 69%  經理、總裁或高級 11%  至簽證有效日期 2% 

學士以下 31%  主任   超出簽證有效日期 96% 

   專業職位 39%  或永久留英  

   輔助專業職位 26%  不確定 2% 

   行政或秘書 13%    

   其他 11%    

 

上述的情況亦在不同團體的調查或發放的統計數字上反映，例如香港中學校長會

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香港中心）於 2021 年 10 月的「學生

退學及教師離職問卷調查」中，發現 2020 至 2021 學年，中學生退學人數較

2019 至 2020 年上升約 65%達 4,460 名學生，相比前兩個學年大幅上升 1.7 倍。

而香港護士協會 2020 年年底公布的數據中，43.9%的受訪護士正考慮移民，

                                                      
1 須注意，此年齡層與申領 BNO 的資格相關。 



9.9%正辦理移民手續。社會福利署、衞生署及公務員事務局發放的資料亦顯示，

在 2020 至 2021 年度離職的人數均顯著增加。英國港僑協會在 2021 年 8 月的

調查中，近七成受訪的移民人士有大學學位或以上，當中逾兩成更有碩士或以上

資歷。 

 

移民潮再現?  

移民對香港人而言並非新鮮的事，香港本身是一個移民城市，不少香港居民並非

於香港出生，移民是他們生活經歷的一部份。這些移民經驗，較多是指由內地移

居至香港，但如只集中分析香港人到海外生活的經驗，則於香港 80 至 90 年代

亦發生了移民潮。根據政府的數據，在 90 年代初每年約有 4 至 5 萬人移民，當

中最高峰的 1992 年，每年移民人數達 6.6 萬人。於 1987 年至 1996 年十年期

間，總移民人數約有 50 萬人，約佔當時人口的 8%。而當時移民者亦是以高學

歷專業人士為主，據研究數據顯示，各類專業的流失率大約為 7% - 35%（黃紹

倫，1991）。 

 

圖一：  歷年來移居外地的香港人的估計數字 

 

因此從數量上來說，假若以 2021 年淨移出人口的數量作估算，那麼移民的人數

大約與上次移民的高峰期相約，但上一次移民潮乃持續了十年多的現象，兩者的

規模應如何比較，實是言之尚早。然而即使規模相約，隨著全球化，人才、資訊、

資金均變得更流動，是次的移民現象又是否與過去相同？ 

 

自 2000 年起，廉價航空在亞太地區相繼興起，航空業界的發展使機票價格下降，

往返時間減省。根據世界銀行和世界旅遊組織由 2007 年至 2016 年的資料，香

港每年人均出國旅遊次數高達 11.4 次，為全球之首，反映香港人現時已習慣前

往外地。除了旅遊外，香港人於香港以外生活、學習、工作的比率本身亦顯著增

加，例如需要到海外或內地長時間出差工作，是不少人生活經驗的一部份，而預

計移居海外港人的子女，他們的生活亦將面對更大的地域流動。在如此高度地域



流動的經驗之下，究竟所謂一家人齊齊整整地於某個地方落地生根，在現時的社

會形態下還是否適用？文章開首把移民定義為離開常居地的人，但在更為流動的

世界中，「常 居地」的意義是否已產生變化？  

 

更進一步來說，隨著通訊科技的進步，地域區隔對人產生的影響已大大降低。隨

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移民人士要維繫原有的社會網絡，似乎比前人容易。除了

人際關係外，通訊科技的普及令移民的市民有更多機會可在海外社會保留原有於

香港的工作。加上各種跨地域的遠程服務，似乎市民移民後亦有更多的渠道，方

便他們在照顧留港家人上擔當一定的角色。  

 

有待研究的問題  

移民的問題對香港社會帶來深遠影響，現時社會較多提及的議題，最主要包括：

人才流失對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及各項專業服務的影響（當中社福界亦關注人手青

黃不接的情況），青壯世代移出會否削弱香港應付人口老化的能力，以及社會如

何應對留港父母的照顧需要。另外，亦有部份論者提出香港價值、文化以及凝聚

力的散失問題。  

 

上述議題固然重要，然而上述分析基本是以「失去」的視角分析香港的移民現象：

失去人才、失去資源、失去文化價值，然後再思考如何把失去填補。此分析角度

固然有其重要性，卻往往忽略了現時移民者在移民後與香港的繼續連結，亦忽略

了移民會否釋放出更多空間，讓香港以新角度、新力量解決舊問題的可能性。因

此，除了上述關於青壯人口減少、資金流出、凝聚力散失的問題外，或許也可從

「轉化」的角度去研究移民者與留港者的各種力量、資源如何生產新的能量，為

本港作出貢獻。循這個方向思考，筆者認為下列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移民人士與留港者的關係有什麼可能性？特別是移民人士在照顧年老留港親

人上，可擔當什麼角色？香港的社會服務以及相關的資訊科技應用又應如何配套，

才能讓移民人士能最有效地繼續承擔他們的照顧責任？  

 

二、移居海外的人才是否仍有空間可繼續為香港提供生產力？香港需要有什麼政

策配套，才能有效吸收這些生產力？現有人才離開香港，會否為留港人士帶來流

動機會？這些流動機會，能否轉化為香港發展的新動力？若要充份發揮這些新動

力，應要有什麼配套？移居海外人士在傳承技術或專業價值上，是否有可擔當的

角色？  

 

三、當有更多的港人移居海外，他們在海外的生活經驗，以致他們在海外建立的

社交網絡，透過他們與香港的聯繫散射到香港後，對香港的文化及價值觀將產生

什麼影響？這會否有助香港人建立更開放的視野？如果移民某程度上代表舊有



連結的瓦解，對留港者來說，有否機會轉化為另一種更有內聚力的價值認同？ 

 

現時的移民現象對香港來說既熟悉又陌生，不少人亦對這現象感到焦慮，要安立

於不確定的社會環境，須先增加對社會的了解，期望未來社會對此問題能夠進行

更多客觀及嚴謹的研究。  


